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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九九八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《郭店楚墓竹書》一書，即刻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的研究楚簡的熱潮。十年後的今天，余波猶炙。本小文擬就《老子甲》中的“[image: image2.png]


”字提出的不太成熟的想法，以就教於大方之家。
《老子甲》二簡有字作“[image: image3.png]


”。高明先生在《讀郭店老子》一文中與帛書本《老子》作對照，把此字釋為“或”讀為“有”字，認為古音同通假且文獻中“或”與“有”通假也有大量例證[1] 。李零先生同樣“參考馬甲、馬乙本和王弼本的讀法，暫時作‘或令之有乎屬’”[2] ，把此字讀作“有”。劉釗先生認為“古音‘有’在匣紐之部，‘或’在匣紐職部，聲紐相同，韻為對轉，故可相通。”[3] 細審字形，我們認為此字當釋為“國”字。在出土的戰國文字資料中，與之相近似的有：[image: image4.emf]包山四五[image: image5.emf]包山一三五[image: image6.bmp][image: image7.bmp]距末[4]《譜系》將以上均歸在“國”字條下，另外，在“[image: image8.bmp] ”子條下“[image: image9.png]


 郭店老乙、二”[5]“[image: image10.bmp]”字條下“[image: image11.bmp]包山五七”[6] “[image: image12.bmp]”字條下“[image: image13.bmp]包山一二五”[7] ，《譜系》均認為所從聲符為“國”。“國”和“有”上古皆是匣紐之部字，同音可以通假。放入句中“三言以為 （使）不足，或命（令）之國（有） （所）豆（屬）”，可以解釋為：用以上三個原則來治理民眾如果不夠，仍可以讓他們有所歸屬。在整批郭店簡中，舊釋為“或”的字共出現了三十五例[8] 。從字形分析可以分為三類：⑴[image: image14.emf] 尊、三一，明顯與其余不同，疑為“惑”字異體。⑵ [image: image15.png]


太一、六    [image: image16.png]S



 语一、一九  [image: image17.png]


语一、一九 [image: image18.emf]语一、二三[image: image19.emf]语一、二三[image: image20.emf]语一、四三    [image: image21.emf]语一、四三  [image: image22.emf]语四、二七背  [image: image23.png]


语四、二七背 九例和本小文中討論的字形也不同，應從舊釋。 ⑶[image: image24.emf]老甲、二[image: image25.emf]老乙、三 [image: image26.emf]老乙、七[image: image27.emf]尊、二[image: image28.emf]尊、三十[image: image29.emf]尊、三十[image: image30.emf]尊、三十[image: image31.png]


尊、三十[image: image32.emf]性自、八[image: image33.emf]性自、十[image: image34.emf]性自、十[image: image35.emf]性自、十[image: image36.emf]性自、十 [image: image37.emf] 性自、十  [image: image38.emf]性自、十   [image: image39.emf]性自、十  [image: image40.emf]性自、一九  [image: image41.emf]性自、一九  [image: image42.emf]性自、三九  [image: image43.emf] 六德、二一[image: image44.emf]六德、三八 [image: image45.emf]语三、四二[image: image46.emf]语三、四二[image: image47.emf]语三、四三共二十四例。余下的一例比較特殊，[image: image48.emf]老甲、二，我們認為，此字也許與黃德寬老師解釋《老子甲》第二簡中釋為“寡”的字為何在簡中被寫作“須”字一樣，這個字也許是由書寫環境產生的“國”字的異體，應該歸入第二類裏面。
“國”和“有”上古皆是匣紐之部字，同音可以通假。放入句中“三言以為 （使）不足，或命（令）之國（有） （所）豆（屬）”，可以解釋為：用以上三個原則來治理民眾如果不夠，仍可以讓他們有所歸屬。
綜上所述，我們認為應該單列一個字頭將第二類改釋為“國”。雖然“或”為“國”字的初文，可是與郭店竹簡幾乎同時的包山簡中已經出現了“國”字，按照文字發展史的觀點，我們也有理由相信，在戰國的中晚期，“國”字已經從“或”字中分化出來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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